
烟花 三 月 下 扬 州
——记 在镇江施 工 的 陕西 九冶六 公 司

（ 报告文 学 ）　舜　铭　柳 江 河

长江在 这 里 潇 洒
地打 了 个 转身 ，甩 出
焦山 、金山、北 固 山
一串 翠绿 的 岛屿，抛
下刘 备廿 露寺 招亲 、

白娘 子 水 漫 金山一把 水 灵 灵的 故事。水缓 了 ，
便静 了，也 绿 了 ，绿 水 中 映出江畔 鹤山 到 影 ，山
的玲 垅 俊 秀 与 小巧 灵活 的江 南人 倒也 相得益彰 。

秀美 的 合山 顶端是 “秦 军”的营地——九 冶
六公 司 的 数 百 名 汉子在
他们 的头 儿 樊 儒 斌的带
领下，从 陕 西勉县 定军
山出 发，硬 是 从 刘备 夫
人孙 尚 香 的 婆 家 开到 了
娘家，心安 理得地 在甘
露寺傍边 占山为 王 ，安
营扎寨 了 。

镇江 地处 长 江三 角
洲中 心，是 江南 有 名 的
经济 金 三角 地带。就建
筑业来说，强 手 云 集，
群雄 荟 翠，仅在镇 江周
围迂 回 的大小建 筑 公司
和建 筑队 加 起 来 有 百十
家，在 你 争 我 夺的角 逐
中抢一块 肉 实在不是件
易事。然而 这 个便 宜 偏
偏让外来户陕西 九冶六
公司给占 ，他们 承 包
了镇 江船山水泥厂、船
山石灰石 矿 和 焦山焦

化厂 2000多 万元扩 建 工 程，在镇江一蹲就 是 三
年。百 里 之 外的马鞍 山十七冶 闻 讯 ，悔 之 曰 ：
“ 咱 们 眼皮 底下 的肥 肉 怎 么 让陕西 人抢 去了？”

陕西人 凭 的 是信誉 ，是实干 。
去过 镇江的人 都知道，堂堂 的 镇 江火 车站竟

窝憋在一条 不 宽 的小街 里，不光是外地人，连 镇
江人 自 己 也 觉着 窝 囊。1985年，镇 江市政府决 心
要挖平车站前头 的 几座土丘，开出一条 宽阔 的柏
油大道 来，让外 来 人一下火 车就能望见金 山 寺 的
宝塔。23万立方上 的 工 程量摊给了 镇江市 的大小
单位，各单位 男女老幼齐 出 动，用 板车推，用 小
筐担 ，一锹 一铲地 挖，虽 倒是体现了 愚公移 山 的
伟大精 神 ，但与 飞速 发 展 的信 息时 代却 绝对的不
同步，人 推肩 扛 的 速 度 与23万 立方土较 量如 同 蚂
蚁啃骨头。九 冶人的信息 灵 ，瞅 准 了 这个时候 一
下把 活 揽下 了 。于 是，六 辆 挖土 机，三 辆 推 土
机，二十三台 剥土车 轰 轰 隆隆，浩浩 荡 荡 由 陕西
开进江 苏，镇江火车 站前排开了 机械化 的 战场 。
镇江人 哪见过 这阵 式，里三层 外 三 层 地 围着 了
看。

路开 出来了，九 冶 也 镇江 站 住了脚 。
扬州 与 镇 江 隔 着 长 江 彼此 相望，“烟 花 三月

下扬 州”，樊儒 斌他们也是三月 到 的 镇 江。烟 花
三月 ，据 说 是 江南 的最 好时节，春光 明 媚，水阔
天青。樊儒 斌们下 江 南是否挑准 了 三月 ，借 了 改
革开放的春风而一振雄威 且不 论，但 他手下 的人
心里都 明 白 是怎 么 回 事，谁都 明 白 在 “开 拓 江
南，建 设江南”大旗下 的 真实所在。全 国 今年 计划
基建投资4400个 亿，压缩920个 亿，说 压 缩，首
当其冲 便是他们。当 然，没活干就没饭吃，这个
道理再简 单不过，他们 是奔着江南 找饭辙来了 。

南方人精 明 ，敦厚 的陕西人 永远望 尘莫及 ，
菜摊上的挑剔，买卖上 的讨价还价，生 意 中 的千
般心计，似乎都运用 在 企业建设 中。而樊儒斌们
只有一招可施 ：实干。以 诚待人，这是九 冶 的法
宝，他们 自 信 这条 真理放之 四海 皆 准 。

当地南 方人 排外，称陕西人为 “北 方 侉 子 ”。

陕西楞娃遂对南 方人 产
生一种逆反心理 ，由 此 ，
占山 为 王的九 冶六 公 司
在镇江打架出 了 名 ，才
来几个月 ，便跟当 地人

打了 五场。半夜常 有 电 话 来，让公司 去 派 出 所
领人。陕西楞娃粗便 是粗，但个个可是顶天立 地
的男 爷 们儿，干起活来也 同 打 架 一 样 ，豁 出 命
干，樊儒 斌爱 他的兵 。

黄梅雨 连着 下 ，在
陕西，这样的 日 子 是建
筑队歇工的 日 了 ，在 这
儿得顶着雨 干 ，江南 这
雨一下就是几个月 ，建
筑队能 歇 几 个 月 ？所
以，人人的衣 裳都是湿
的，从心里 巴 理着出太
阳。太阳 出来了 又 是
热，溽 热，滋 味 更 难
受，机械队 的 李 孔 安
说：“去 年 夏 天，南
京，镇江的天跟疯 了 似
地热，热 死不 少人，我
们在 焦化厂 工 地 照 样
干。挖土机，吊 车 在 太
阳底下 晒 ，驾 驶 室 里
五、六 十 度，不 比 汽
车，汽车跑 起 来 还 有
风，吊 车跑 不 了 不是 。
干个把钟头人就晕了 ，
大伙 就往顶 上搁湿草帘

子，没一会儿，草帘子 就 开 始 冒 气，吱 吱 地
响。”热 是热，活儿却 是一丝 不苟，他们 为 焦化
厂予 砌炭化室，砖 与砖之间 的规范标准不 得超过
2 毫米，比 国 家标准 还高 1毫 米。六公 司 在江南
要扎住根，没 两手漂亮活不行。这种精 神感动 了
南方人，镇江 市政府八 七、八八连着 两年 给外来
户六公司 发 了 奖 金 两万块，拿钱奖外 人，可 见这
外人 付出 了 什 么样的代价。

有人问 樊儒 斌在外头创事 业最 头 疼 是 什
么，他立 即掰着 指头数
了一大 堆 ：原 材 料 涨
价，摊 派增 多，修大堤
要钱，学生 入学 要钱 ，
维护 治安 也要 钱，哪一
笔饯都是应 该 出 而 非出
不可 的。吃饭的钱 支 出
最大，镇江没 他 们 的 户
口，所 以 吃的烧的 都 是
议价的，计划 外 的，一
块蜂窝 煤价 格 是 两 毛
四，一斤 粮价格 是七、八 毛，公 司 每年 收 伙食 钱
要贴进38万。要在陕 西，这38万可是纯 收入 。

难是难，但 这 支建 筑 队伍 走 出 潼 关后总 算迈
出了 坚 定的一步。如 今，年产10万 吨 的 船 山 水泥
厂已 投入使用 ，石灰石矿的工 程也 于五月 竣工 ，
焦化厂年产10万吨铸造 焦 的 焦化 工 程 也 正拔 地而
起，形势相 当 不错。然而经理 樊儒 斌和 他 的伙伴
们脸上却 寻 不到 笑，明 年 的 计划 只 落实 了 半 ，
找米下 锅的任务迫在眉 睫。用 六 公 司 一 位 工 人
的话说：“如 今 我们在 镇 江是 背 水 一 战，没 退
路，回 陕西是 不可 能的 了”。可 贵的是 我们 都 明 白
自身 的 处境，我们肯 吃苦，我们知 道 该 怎 么 干

谈笑 风生的 樊 儒 斌 对 前 途 既 充 满 信 心 又深 感
不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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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散文）

邓
清
华

百货大
楼前，数 十
人围成 一个
圈。圆心 站
一人，着 米
黄色风衣，
全身 邋 遢
样，脸 呈

“ 国 ”字
型，尽 皱

纹，且 瘦 、脏 ；眉 毛却
黑，眼有 神 。

“ 画啥？”他笑着
问。

“ 画狗！”
“ 画 猫 ”！
“ 画 鼠！”
“ 蛇年 ，画 蛇！”

邋遢 人在 风 衣口袋
里摸 出一 截 粉 笔 头 ，
下蹲，“画 鼠”。只 见
他胡 乱地在 地上涂抹数
笔，便 说 “成 了 ”。圈
里的 人睁 大眼睛，圈 外
的人跷 起 脚 尖，伸 长
脖颈，却 怎么 业 看 不 出
名堂来。“嘿嘿 ，忘了
两笔”。他见人 们受 了
捉弄，脸上 露 出 得 意
笑容，粉笔 头 在 地 上
“ 倏倏”划拉 几下，那一
摊“莫 名 其妙”神 奇地
变成了 一只 飞 驰 的 大
鼠，其后 跟了 四只 扬 爪
猛跑的 小 鼠，与 真 的
般。看客 里 “轰”地“啧
喷”声起 ，邋遢 人却 不
理睬，粉笔继 续在地上
飞舞，小鼠后 出现 了 花

猫，花猫后 跟着黄狗 ，
大象挺起长鼻 ，欲卷黄
狗，岂料一条 小蛇，蜿
蜒着 向 大 象 鼻 子 里 疾
进。

人们 看得发 呆，忽
被画 者之声惊 醒：“哪
位赏脸，给 支 烟 儿 抽
抽。”话 刚落 ，立即有
三四 支 烟 扔 来。他 接
住，将两 根夹于耳后 。
又有打火机 “砰啪 ”声
冒出蓝焰为 他点 燃 。

“ 会
画人吗？”

持打 火
机者问 。

“ 画

人，画
谁？”邋
遢人深吸
口烟，吐
出。撩起
风衣，在
裤兜 里摸
出一截似 小学生扔掉的
铅笔 头儿 。

有人递来个皱 巴 巴
烟盒，邋遢人极满 意。
他圪蹴，把 明盒铺于右
腿膝盖，捋平，两 眼一
眨不眨 地 瞅 着 “打 火
机”。“打火机”有点 怕
了，扭头，避过他 的 目
光。邋遢人却不 再看 ，
低头，铅笔 约 舞 二 十
秒：“好 了 ，看 象 不
象？”

“打 火机”还未辨

出自 己，周 围 “象”声
骤起，但见那烟盒上的
人头象：稀 稀 几 根 头
发，密 密 几排皱纹，凸
凸金 鱼眼儿，薄薄一张
小嘴 唇，竟和 照 象机摄
下“打 火机”的黑 白 照
片一般。

“ 这家 伙 是 个 奇
才”，弄 不好是美 院的
教授”“胡扯，教授
哪有 这邋遢！”

有行 动快的 已经从

商店 里 买 来一张纸，几
枝彩笔，要求 画虎。还
问画资 是多少。邋遢人
却听 钱色变：“画 不得
啊！”

众看 客问何故。邋
遢人说 怕领导知道了 找
麻烦，_他这次 出 来是专
为买机 器 零 件 的。原
来，这位邋遢 人是职 业
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 同
人爱喝 酒一 般，瘾一上
来，不在 众人面前 “露
两手”便活 不过 去 。

天下人 ，无 奇不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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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感 录
杨爱 玲

酿酒 离 不 了 水

酒却 掺 不 得 水

奔向 大 海 的 江 河
道路 无 不 曲 折 、坎 坷

栋粱材是 森 林 的 骄傲，
火柴杆是 森 林 的 谦 虚 。

魔术 可 以称作 艺 术
艺术 却 不 能 称 作 魔 术

瀑布 的 气 势 虽 大 ，却 志
向下

天堂 是 在 有 云 雾 的 地 方

夕阳 的 余 辉 里

污水 坑 也 穿 上 了 彩 衣

鼠们 窃 喜 ；幸 亏 猫 儿 不
会钻 洞

古董 架 上 的 粗瓷碗，也
许最 醒 目

感情 如果 没 燃 烧 ，
写出 来 的 怎 会 是 火 ？

兴庆宫 之 夏　党 华 智

关
于
爱

魏
　
晨

爱
　
应
是
无
言

何
必
倾
吐
　
何
必
交
谈

只
须
一
个
目
光
的
对
接

心
和
心
便
紧
紧
相
连

裁
下
那
段
视
线

裁
下
那
段
视
线

放
进
五
线
谱

就
是
一
首
美
妙
的
歌

在
彼
此
心
中
回
旋


